
◆序幕──《聖經．使徒行傳》中彼得、保羅豎立的榜樣

真正屬神的教會一向極為注重「凡事根據聖經記載」的傳統，尤其在

大陸初期傳道人及臺灣日治時代工人們的典範。此外，《使徒行傳》彼得

（徒四至五章）、保羅（徒十六23-39）等使徒所留下來「為傳福音遭受拷問、

鞭打、下監牢」的榜樣，都讓我們很受激勵。

◆1930-1940年代 國際歷史、地理背景

盧溝橋橫跨永定河上，此橋長200餘米，兩旁欄柱有485個石獅子，精

工雕琢。元朝時期經馬可波羅的記錄，西方人稱為馬可波羅橋。位於北平城

西南約15公里，是北平通往南方的咽喉要道，係捍衛北京城的軍事要塞。

「盧溝橋事變」，又稱七七事變，是發生於 1937年7月7日，為中國抗

日戰爭全面爆發的起點，蔣介石在廬山宣告對日宣戰，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

戰亞洲區戰事的起點。

◆日本總督府對臺灣宗教政策之轉變 

──加劇日本對源自大陸的真耶穌教會之監控

特高警察在取締危險思想上，以預防為主。將那些對統治有危險的人

物，列為「特別要視察的人」，進行監視、盯哨、探查人際往來與「尾行」

跟蹤，以及利用線民「密偵」、一般民眾密告、間諜潛伏等，獲取各種情

報，達到防範於未然之目的。

臺灣早期山地拓荒血淚史：
1940年四福音勇士山區宣牧史蹟（上）

/教會歷史/

文／陳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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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一般視察，特高警察也被派駐上

海、福州、廈門等地，監控往返臺灣的人

士與情報搜集，並在臺、日及大陸對岸航

路的輪船上，從事偵查和非法印刷品查緝

工作。此外，也會對視察對象進行政策宣

導與勸誘。

（筆者按：1926年黃呈聰等八人佈道

隊甫在基隆港登岸，隨即有日本海關警察

溫和盤查、採訪，乃是類似之情形；不同

的是――當時尚未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

態度上較為溫和。）

林獻堂曾在日記寫道：「小島郡特高

主任及安岡特務來催促金賣上」、「記特務

來，……後問改姓以作模範如何」。顯示日

治後期推行的「金屬回收運動」和「改姓

名運動」，透過特高警察傳達給視察對

象，並探知其意向。

進入戰爭期間，局勢惡化導致人心浮

動，特高警察對臺灣人民的言行動向，其

掌控更趨嚴密。尤其戰局惡化後，藉日本

敗退尋求本島獨立或回歸中國的流言不

斷，特高警察在事件未發之前，就憑著線

報逮捕臺人，以嚴刑逼供取得自白，羅織

勾結盟軍，企圖變更國體，以達成臺灣獨

立的罪狀。

當時「臺灣支部」也因而被迫改名「日

本真耶穌教會總部」，表明「臺灣支部」與

該會在大陸的總部，斷絕臍帶關係。事實

上，這僅是「識時務者為俊傑」的靈巧因

應措施。總之，日本加劇對源自大陸本土

的真耶穌教會之監控。

◆1940年花蓮真耶穌教會  

及其與山地開拓的際遇

1935年4月花蓮港真耶穌教會成立

後，不久即因教會的柱石人物相繼離世，

且缺乏傳道者牧養，對平地漢人的工作進

展較慢，但或許神聽見祂子民的呼求聲，

有意讓花蓮教會作為山地工作的墊腳石。

1937年，花蓮縣富世村（舊名：武世

岸）泰雅族部落酋長之子田三多，因患肺

結核；7月入住花蓮港病院，病勢卻漸趨

嚴重，醫師宣告無法救治，他乃回家靜候

死期。

翌年（1938年），花蓮港真耶穌教會藥

商吳石連，看他的病勢垂危，乃向他介紹

救主耶穌及真耶穌教會的神蹟異能；他相

信後，果真蒙神治癒，不到三星期，就能

至田間工作。很多親戚、村人目睹此情

形，相繼來慕道，暗中受洗入信，每逢安

息日常偷偷潛到花蓮港教會參加聚會，繼

而真道又傳到秀林鄉崇德、銅門、山里等

村落。

但日後日本警察局據報開始偵查，遂

將花蓮教會的信徒吳石連、劉榮樹、劉阿

扁（東輝執事）及田三多下監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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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春季「四福音勇士」於花蓮被捕下監牢

劉榮樹1 吳石連2 劉阿扁3 田三多（Shibaru）

1940年
當時聖職

花蓮教會

住會堂並管理

花蓮教會

藥商、郵差

（租屋住會堂隔壁）

花蓮教會

住會堂隔壁

（祕密）負責人

為花蓮港開工海岸

工事爆破技師

花蓮山區富世部落

第一位原住民信徒

（違法偷信耶穌）

◎花蓮教會成為 

花蓮縣山地宣道中心（指揮部）

1935年花蓮祈禱所（教會）成立，1937

年透過吳石連的推介，花蓮教會於水上地區

購得新會堂，會堂遂由洪火爐寓所遷移至水

上（今延平路）。

註
1. 劉榮樹照片係 1942 年 3 月 5 日參與臺灣日本總部第一回大會時留影於臺中（林獻生長老遺留，後世提供）。

2. 圖為花蓮吳石連擔任郵務士時期，騎腳踏車遞送郵件於蘇花公路之身影。
（原件為日治時代郵政總局所發行之明信片擷取，故其中人物影像不清楚――2015 年長子吳東岳提供），歡迎
提供吳石連照片（包括洪火爐）。

3. 劉阿扁照片係 1942年 3 月 5 日參與臺灣日本總部第一回大會時留影於臺中（林獻生長老遺留，後世提供）。

◎日本警察究竟是如何發現的？

至於日本警察當局究竟是如何發現當事

人――吳石連、劉榮樹、劉阿扁和田三多？

一般而言，日本警察乃透過線民密報而長期

跟監，直到時機成熟，才突如其來，一舉抓

捕。（因年代已久，約略80多年前，僅能循

線由當事人及其後代略知一二，詳情則難以

知悉。）

◆花蓮舊監獄遺蹟介紹

日治時代的舊監獄，位於今日花蓮市國

安郵局現址及城垣，這座舊監獄前身為設立

於昭和12年（1937年）的「臺北刑務所花蓮港

支所」，戰後1947年（民國36年）改稱

「臺灣花蓮港監獄」。4

花蓮水上會堂會址，外部裝潢已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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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花蓮監獄」日本獄警職員名錄

看守所所長兼通譯：山口晟先生（任

期：1938 年3月至1943年）5。

＊筆者按：山口晟精通日語、漢語（閩

南語），故進行審問時，可用閩南語對話，

無須透過翻譯人員。

四位福音勇士在監獄受刑概況（摘錄）

「花蓮港市警察署」內部的特高警察負

責政治、思想監控的偵訊與審問。四福音勇

士面對特高警察的反覆盤查，初期咸認為必

然會「守口如瓶」、「隻字不漏」。但潛意識裡

一向輕視吳石連、劉榮樹、劉阿扁（本島臺

灣人為次等國民），尤其鄙視田三多為「生

蕃」的特高警察，可沒那麼多閒功夫跟他們

磨蹭。彼等受過長期專業訓練，可立即熟練

的使出殺手鐧：或拳打腳踢、或籐棍鞭撻、

或嚴刑拷打……軟硬兼施。為求破案績效，

也為求立功獲得獎賞，無所不用其極。

◆吳石連

突然被捕入獄，妻、幼年兒女（吳春

嬌、吳東岳等）生活頓時陷入困頓：家徒四

壁、三餐不繼。

85 歲李阿妹（吳妻）邊說邊掉淚：「我

一個女人家，背著孩子，每天從水上走路到

監獄去給他送飯食，要不然，他無法活著出

監獄哦！……。」6

此外，受過教育通日語的李阿妹在送達

飯食後，常會把握機會，苦苦向典獄長（山

口晟）哀求，委婉表示：丈夫並非什麼殘暴

惡霸，請儘快判決，若無罪就協助早日釋

放，……。

註
4. 花蓮市文化局網頁   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Place&id=289725

5. 花蓮港支所，文載《臺灣刑務月報》4:7（1938年7 月），頁 5。轉引自蔡宛蓉，《日治時期臺灣監獄制度之研

究（1895-194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2 月，174 頁，此處見頁96；另參根據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頁 340。

6. 李阿妹口述，〈薪火相傳――阿嬤的期望〉，文載《花蓮教會六十週年紀念特刊》，1995年4月7日，頁43-44。

花蓮監獄遺跡

李阿妹（吳石連妻）

（翻攝自《花蓮教會六十週年紀念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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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山口晟卻回覆她：「這是思想問

題，需要多方搜證，一定要費點時間的 

……。」7

走筆至此，猶記得：2015年4月有一天

下午，正接待陪同旅德的昔年教育部駐德代

表簡水源博士8夫婦於朴子，吳東岳剛巧用

手機由花蓮打電話來，筆者乃在電話中請益

――「令尊吳石連前輩在獄中的生活點

滴」，雖然當時事隔已75年，吳石連兒子吳

東岳仍能不假思索的追憶：

猶記得童年時期，母親背著我，提著熱

騰騰的飯菜去花蓮監獄探望父親。一進大

門，就為「日本獄警拷打逼問父親」那一幕

所嚇呆――我父親（吳石連）顫抖著、無助

的跪在地上……，突聞「啪！」一聲巨響，

負責審問的日本獄警高舉籐條，猛然甩向實

木的桌面，高聲喝令道：

「快從實招來！究竟還有誰跟你同伙？

你們竟膽敢私自闖入禁區，向生蕃仔傳說基

督教!?……。」（筆者按：「生蕃仔」乃當

年日本警方對原住民之通稱）。

此外，苦等時刻時間過得特別難熬，李

阿妹又回憶道：等到他出獄時，已經過了八

個月，當時早已無本錢再繼續經商了，只能

墾荒務農、養豬，維持一家溫飽，但感謝

主，五子二女相繼受浸。9

◆劉榮樹

在花蓮監獄的遭遇與其他三人雷同，也

是相當艱苦的遭遇――拷問、逼供、做苦

工，三餐吃不飽，數度修改悔過書 ……。

（筆者按：因一直沒找到當時知悉其實情的

人物）

◆田三多──花蓮原住民歸信第一粒種子

1938年，太魯閣族酋長兒子田三多患

肺結核，禱告治癒歸信後，福音由花蓮平地

突破「山隘線」躍進「宗教禁區――山胞住

區」武世岸（今花蓮縣秀林鄉富世村）。

田三多於1940年在花蓮監獄的遭遇與其

他人雷同，也是相當艱苦的遭遇――拷問、 

逼供、做苦工，三餐吃不飽，一再修改悔過

書 ……。

然而，田三多因是原住民（日警口頭

均稱「生蕃」），違背法規私下去信奉耶

穌教。按日本規定：原住民僅可信奉「神

道」，因此罪加一等。所受的待遇只會更加

註
7.李阿妹口述，〈薪火相傳 阿嬤的期望〉，文載《花蓮教會六十週年紀念特刊》，1995 年4 月 7 日，頁43-44；
此外，參楊約翰採訪、陳豐美整理，〈信心之火乘雲天――台灣山地花蓮系統傳教史〉，文收《撒網史記》
（一），臺中市：棕樹 1996，頁 184。

8. Dr. 簡水源曾任西德法蘭克福駐外代表處教育部代表，其職掌範圍包含輔導海德堡大學留學生，約1986-1987年
曾來「海德堡聚會點」參加安息日聚會，照樣主動很自然跪下，雙手合握，虔敬祈禱，求主早日引領歸信。

9. 李阿妹口述，〈薪火相傳 阿嬤的期望〉，文載《花蓮教會六十週年紀念特刊》，1995 年4 月 7 日，頁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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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道，尤其田三多又是部落酋長之子，

其影響力很大，日警也更謹慎處理。

（筆者按：也因尚未找到當時知悉其下

監實情的人物，難以詳述其遭遇；田三多意

外僅入監二個月10，可能田三多委婉表示：

患有肺結核，長期醫院等死，才想去靠神醫

治……。）

日本警察很可能運用「審問心理戰」，

其伎倆：將三人隔離審問，分別矇騙、套

話，諸如：……已有線民目睹你跟○○○

（暗示：劉阿扁私下洩密）暗中密切聯繫，

田三多、劉榮樹已招認了！若你從實招供，

可考慮從輕發落……云云。

於是吳石連等三人中計招認，結果讓

「隱身術」較為熟稔、靈巧的劉阿扁，也難

以逃脫其魔掌。

就是採取類似此拷問之詭計，特高警察

聞訊佯裝「神色自若」，暗中卻採取迅雷不

及掩耳之計，當夜或選擇恰當時機，特高警

察神不知鬼不覺地埋伏於水上真耶穌教會會

堂附近的住家，利用晚間剛剛聚會結束，心

情最鬆懈時，將那四位，尤其「最大尾的劉

阿扁」成功的捆綁押解到案。11

根據訪問記錄〈五十週年回顧――劉東

輝執事〉（1985年），當林玉雪採訪時，劉

東輝執事回憶起 45 年前刻骨銘心之經歷12：

當年（1940年）我們家已移居佐倉山下

（筆者按：水上教會附近），某日晚間我們

照常在位於水上的會堂聚會，剛結束聚會，

日本警察突擊檢查，我們隨即被捕。……

有一位警察接著喝令道：「劉阿扁！

走！我們司法主任要和你說話！……。」

就這樣，此後，劉阿扁妻常背著最小女

兒，手提著飯菜，步行前往花蓮港監獄，去探

望丈夫，長女劉花顏回顧當時探監的經過13：

媽媽常背著嬰兒（秀華最小女兒，1939 

生），手提著自己烹飪熱騰騰的飯菜，步行

前往花蓮港監獄，去探望我爸爸劉阿扁（劉

東輝執事）……。

據瞭解：劉阿扁的下監服刑，期間較

短，約三個月；吳石連、劉榮樹較長，均

遭囚禁八個月之久。14             （待續）

註
10. 鄭忠僕等，《撒網史記》（一），臺中市：棕樹 1996，頁 184-185，此處見頁 187。

11. 2015-12-03（四）15：45 大學學海堂S 426 研究室（當時，93 歲的慈母還躺臥在斗六臺大醫院次加護病房，持

續不醒人事，筆者基於報答神恩的心情下，勉勵下筆撰寫本文）。

12. 被逮捕過程係根據：〈五十週年回顧 ―― 訪劉東輝執事〉，林玉雪採訪撰述，《花蓮教會成立五十週年紀念

刊》，1985 年，頁 18-22，有關「被捕下監」記載詳參頁 19-20。

13.  約 2015 年回憶，當時約 86 歲。

14. 鄭忠僕等，《撒網史記》（一），臺中市：棕樹 1996，頁 184-185，此處見頁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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